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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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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少儿图书市场，最泛滥和最匮乏的都是图
书。批量生产的模式化浅阅读读物随处可见。但原创
力丰沛、文学流脉深厚、汉语言美感独特、作家责任意
识自觉的优质图书则普遍稀缺。而在这样令人担忧的
图书生态环境下，2014年 1月青岛出版社出版的 8卷
本“曹文轩非常典雅系列”堪称优质读物，值得读者反
复阅读。

该套作品集在装帧设计上非常用心。亮彩度舒适
的柠檬黄封面，纸质考究的铜版纸，黑白线条手绘插
图，一并传递出曹文轩作品所追寻的典雅品格。

“曹文轩非常典雅系列”收录了曹文轩从事文学
创作30年间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此外，还新增了最新
童话《鸟和冰山的故事》《夏天》《羽毛》和《烟》。无论哪
种文体，写于何时，“曹文轩非常典雅系列”都呈现了
一个品格典雅的文学世界。这方世界，绝非进行抽象
的道德说教，而是以典雅的古典主义美感浸润儿童读
者的心灵，提升儿童读者的生命质量，由此实现鲁迅
所开创的“人国”的精神生态建设。

所以，“曹文轩非常典雅系列”与时下流行的儿童
快餐式商品很是不同。曹文轩不提供薯条、电玩或时
尚搞笑剧的消费快感，而只提供儿童成长阶段需要的
优质食品。

什么是儿童的优质食品？虽然“所谓孩子不是实
体性的存在，而是一个方法论上的概念”（柄谷行人
语），但天底下的儿童都需要一个共同的优质食品，即
优秀儿童文学作品。虽然曹文轩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
纯粹的儿童文学作家，但他自上世纪80年代迄今，已
为儿童提供了小说为主、兼及童话、图画书、随笔等多
种题材的优秀儿童作品。其中，代表作《草房子》自
1997年初版，已经被重印了130多次。这种被提前“经
典化”的现象，在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奇迹。其他重要
代表作品，比如长篇小说《山羊不吃天堂草》《红瓦》

《根鸟》《细米》《青铜葵花》《大王书》，中、短篇小说《红
葫芦》《甜橙树》《水下有座城》等，童话《罗圈腿的小猎
狗》《一河大鱼向东游》《菊花娃娃》等，也受到不同年
龄阶段、不同层面、不同国别的读者的欢迎。曹文轩作
品风格多变、形式多样，但立场始终如一：无论写实还
是浪漫或是幻想，皆以古典美学精神为儿童读者提供
优质食品；无论小说还是童话或是随笔，皆以现代作
家的自觉承担意识为儿童读者承担“打底子”的精神
工程。

如同健康食品内含蛋白质、矿物质、维他命、
钙、水等多种营养元素一样，曹文轩作品汇聚了文
学的丰富的营养成分：思想、美感、情感、想象
力。这些成分，既确证了曹文轩作品的优秀品质，
也构成了读者“为什么读”的充分理由。特别是对
于儿童读者来说，曹文轩作品中的营养成分意味着
文学对童年梦想的永久看护。进一步说，在这些成
分中，思想是文学对人类梦想的追忆，美感是文学
对古典美学精神的接续，情感是文学对生命和心灵
的倾听，想象力是文学对文学本质的追寻。经由这些
成分，曹文轩作品化身为油麻地、芦花荡、鸽子、甜橙
树、水、雨、桑桑、纸月、青铜、葵花等等景物和人物。曹
文轩作品由此复苏了作者的童年记忆，同时也复活在
儿童的梦想世界里。如果儿童读者有幸进入曹文轩作
品中，就能够在曹文轩作品中寻找到自己，或者在阅
读过程中击中你心坎的东西。那种幸福、战栗的阅读
体验，足以确证曹文轩作品中的童年与读者多么贴
近。譬如：桑桑与纸月的纯美友谊（《草房子》）、林冰对
于慧的懵懂爱恋（《红瓦房 黑瓦房》）、男孩弯桥遭遇
的恶作剧（《甜橙树》）、弹棉花男孩弓的诚信（《弓》）、
顽童皮卡的尖叫声（《尖叫》），都会与你一道分享儿童
时期的趣事、奇事和糗事。就连不吃天堂草的山羊、不
断超越自我的罗圈腿小猎狗和那座寂寞的桥桩，都会
触动你童年时期的隐秘心事。

好的故事。优质儿童文学作品，首先要有一个吸
引儿童的好故事。曹文轩深谙此理，且长于此道。在

“曹文轩非常典雅系列”中，少年成长之途的各种微妙

体验，被他讲述为一个个令人心醉神迷的故事。《纸
月》（《草房子》节选）讲述了少年桑桑和少女纸月之间
纯美、朦胧的美好情谊。桑桑天性害羞又顽皮，纸月清
纯又柔和。两个童真的生命在油麻地小学相遇又别
离，各自体验了成长时期的快乐和感伤。《染坊之子》

（《红瓦》节选）中的少年赵一亮，洁净、高傲，但由于意
外的家庭灾变而亲历了成长阶段的疼痛体验，也因此
而体味到什么叫命运。《食金兽》（《大王书》节选）的故
事更为神奇：放羊童茫，由于偶然获得一本天书，从
此就担负了上天赋予他与地狱之魔熄殊死较量的庄
严使命。为此，在重重大山里，与食金兽展开了起
伏跌宕的厮杀。《根鸟》 中，以梦为马的少年根鸟，
在精神导师钣金指导下，不断上路，经历了命运对
人性的各种考验。感人至深的 《青铜葵花》 则讲述
了大麦地的哑孩儿青铜，因城市少女葵花的出现，
不再畏惧苦难，且终于发出了巨大的呼喊声。此
外，少年九瓶顽皮劫桩，却心怀愧疚（《月白风清》）；
孤儿阿雏报复人们的误解，却以死赎罪（《阿雏》）；一
位天才小号手，倾其全部培养一个资质平平的孤儿，
却最终毁灭了自己的音乐生涯。曹文轩作品的故事多
以悲剧结局，但哀而不伤。故事将读者吸引进去，却又
将读者托举到故事之外，安放至一个精神的高地。

独特的人物。优质儿童文学作品通常不可缺少的
要素就是丰满、鲜活、独特的人物。儿童读者阅读曹文
轩作品，除了获得故事本身带来的乐趣，还会收获人
物带来的自我认知和精神启示。曹文轩认同沈从文的
人物塑造秘籍：“贴着人物走”，也成功地塑造了诸多
让人挥之不去的人物形象。合上“曹文轩非常典雅系
列”，桑桑、林冰、根鸟、茫、细米、青铜、葵花、弯桥等等
人物，会独立于作品世界，浮现于读者眼前。他们或成
为儿童读者的街坊、邻居、同桌、玩伴；或成为读者所
向往的对象；或者存活在读者的体内——原来他们就
是读者自己。回忆童年尚未消失的时代，哪个孩子没
有拥有过像大野、林娃、雪丫（《埋在雪下的小屋》）这
样的玩伴？哪个孩子没有拥有过类似于桑桑与纸月、
林冰和于慧、青铜和葵花似的纯真情谊？哪个孩子不
曾怀恋过走入自己心坎里的美丽女教师？如同细米和
梅纹的依恋和思念。哪个孩子不曾如哑牛（《哑牛》）和
湾那样受到过冰冷如霜的误解，或者如六顺（《田螺》）
和马大沛、我（《渔翁》）一样犯过无心的错误？特别是，

哪个孩子的童年时光中不曾有过如根鸟（《根鸟）和茫
（《大王书》）一样飞翔的梦想？不过，曹文轩作品中人
物的功能不光是为了陪伴儿童度过幸福、快乐的童年
时代，而且是为了引导儿童深思：什么是真正的儿童
时代？所以，曹文轩作品中的人物，还导引儿童读者体
验他们不曾体验或体验缺失的童年，譬如苦难和生
死。读者如果是个细心人，便会发现：曹文轩作品中的
人物，大多被放置在苦难的境遇下，乃至放置在生死
的宿命中。曹文轩代表作中的人物桑桑、秃鹤、青铜、
细米、明子、茫等自不必说，就连其他作品中的人物，
譬如湾（《湾》）、小满（《叉》）、青桥（《疲民》），也被抛到
苦难的命运之中。这种处理方式，与当下儿童物质丰
富的生活处境似乎不符，但恰是对当下儿童生活处境
的必要提醒和补充。因为被享乐主义所纵容的当下儿
童，对苦难承受的心理防线很容易更为脆弱，甚至不
堪一击。至于曹文轩作品中人物所亲历或目睹的生死
考验，虽然距离当下儿童所面对的问题相当遥远，但
生死课的适当配置，对于儿童而言，可以促成儿童对
童年和生命的珍爱意识。

优质的文学语言。优质儿童文学作品，从根本上
说需要优质的文学语言。所以，儿童读者在阅读曹文
轩作品时，除了故事和人物，还应该耐心体味其具有
古典美感风格的语言。事实上，曹文轩格外在意语
言的质地。哪怕是他最早的作品，也能做到语言的
精致和句子的讲究。在“曹文轩非常典雅系列”
中，这样诗性的、富有个人语言风格的句子随处可
见：“他赤条条地躺在水面上，一只胳膊压在后脑勺
下，另一只胳膊慵懒地耸拉在红葫芦的腰间，一动
不动，仿佛在一张舒适的大床上睡熟了。随着河水的
缓缓流动，他也跟着缓缓流动。”（《红葫芦》）“鸭们很
干净，洁白如雪，如云，如羊脂。一只只都是金红色的
蹼、淡黄色的嘴，眼睛黑得像一团墨点。”（《泥鳅》）“他
从不与人说话，总是那么沉默地独自一人走他的路。
我甚至没有听到他咳嗽一声。在我的记忆中，他只是
一个巨大的无声的身影。”（《板门神》）。景物、动物和
人物，在“曹文轩非常典雅系列”中，常常是通灵的，无
不表现了曹文轩对语言的高超表现水准。特别是，“曹
文轩非常典雅系列”中的语言更是内含绵延了深厚的
古典文脉，可谓当代文学中少有的对中国古典文学的
韵味、境界、节奏、情调自觉承继的作品。可以说，“曹
文轩非常典雅系列”的语言世界伫立着文学史上一脉
古典形态作家的名字。鲁迅语言的精准、废名语言的
冲淡、沈从文语言的自然、萧红语言的朴拙、汪曾祺语
言的平实，一并生成了曹文轩作品古典、唯美的语言
质地。不仅如此，曹文轩作品还借鉴了国外作家的
美学风格。川端康成语言的凄美、契诃夫语言的精
致、屠格涅夫语言的诗美、托尔斯泰语言的壮阔、
卡尔维诺语言的轻逸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曹文轩
作品的语言风格。在此意义上，曹文轩不是一般意
义的小说家，还是一位文体家。后者的意义尤为重
要。因为在阅读的意义上，一位作家是否能够拥有
一个仅仅属于他的文体风格，决定了这位作家是否
值得被反复阅读。何况，当下许多儿童已进入了由
纸媒向图像转变的新媒体阅读时代，难免对有文脉
的语言缺少阅读耐心，由此丧失对语言的深度理解
和审美感受。人们所忧虑的小白文时代已经到来。
这其实并不是夸张的说法。在这个背景下，阅读曹
文轩作品的文脉深厚、绵远的语言，就是对抗这个
快餐化的时代。

优质儿童文学作品，当然要有它的魂灵。儿童文
学读者，虽然难以足够准确地理解“曹文轩非常典雅
系列”的文学思想和美学观念，但能够感知其中的快
乐、忧伤、孤独、苦难、尊严和梦想。这也足够了。因为
儿童读者感知到这些内容，也就感知到了“曹文轩非
常典雅系列”的魂灵——高贵。所以，在“曹文轩非常
典雅系列”面前，儿童读者会不禁感到一种下意识的
愿望，希望自己变得更单纯、美好，更执著于自己的梦
想，更属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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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童年梦想的永久看护对童年梦想的永久看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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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少儿出版社自去年起推出一套“欧美当代经典文库”，整
个文库规模很大，共有50余种。时间跨度也不小，几位19世纪末出
生的作者也被收入囊中——可见这里的“当代”是用以区别于“古
代”的概念，它包含了通常意义上的“近代”或“现代”。这样一套书
的陆续出版，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将近20年前，在我的理论书稿

《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首次付印出版时，就曾暗想，如果有一套内
容丰富多彩的世界儿童文学的翻译作品集能同时问世，如果读者
在读这本理论书时，可以不断从译作中找到相关的作品及体验，那
该有多好！不是说要用作品来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而是可以通过
这样的书引发更多读者、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共同思考。中国从来就
有“左图右史”之说，这可指图与史的对读，也可引申为形象思维与
逻辑思维的互补，阅读作品与理论思考的互参。所以，借此重提我
的一些粗浅的思考，无非就是抛砖引玉的意思。

在《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中，我把儿童文学大致分为“爱的母
题”、“顽童的母题”与“自然的母题”，这样就可发现，各个种类的、
差异极大的儿童文学作品，其实是具有同等合法性的，它们会从不
同角度帮助不同年龄的儿童获取审美感受，体验世界和人生，并得
到文学的乐趣。而此前，我们的眼光是非常局限的，不习惯于将各
类作品尽收眼底，因而常有人理直气壮地排斥一些自己所不熟悉
的创作。这里，“爱的母题”体现了成人对儿童的视角，“顽童的母
题”体现了儿童对成人的视角，“自然的母题”则是儿童与成人共同
的面向无限广阔的大自然的视角。在“爱的母题”中又分出“母爱
型”与“父爱型”两类，前者是指那些对于幼儿的温馨朦胧的爱的传
递，如《白雪公主》《睡美人》《小红帽》等早期童话都属此类，从这里
找不到多少教育性，甚至故事编得也不严密，但世代流传，广受欢
迎，各国的母亲和儿童都喜欢；后者则是指那些相对较为严肃的儿
童文学，它们要帮助孩子逐步认识体验真实的世界和严峻的人生，
所谓“教育性”更多地体现在这类作品中。但真正好的“父爱型”作
品也必须是审美的，它们让儿童在审美中自然地引发对自己人生
的思考，而不应有说教的成分——它们仍应像上好的水果，而不应
像治病的药。

我欣喜地看到，在河北少儿社的这套“经典文库”中，“三大母
题”都有丰满的体现，一眼望去，满目灿烂，应接不暇。这里既有《小熊温尼普》《哎呀疼
医生》《风先生和雨太太》《蜜蜂玛亚历险记》《小袋鼠和它的朋友们》等“母爱型”作品，
也有《表》《野丫头凯蒂》《疯狂麦基》《老人与海》等“父爱型”作品；更有《阿丽思漫游奇
境记》《小飞侠》《马戏小子》《傻瓜城》《列那狐》等顽童型作品；还有《黎达动物故事》

《我所知道的野生动物》《狗狗日记》等合于“自然母题”的佳作。有些作品可以说是不
同母题的结合，如翻译家李士勋先生新译的《魑蝠小子》四部曲，细致生动地刻画了吸
血蝙蝠的特性，却又加入了合理地改造这种动物的构思和设想，这就在“自然的母题”
基础上添入了“父爱型”的内容，使其具有了一点近乎“科幻”的成分，这是很有趣的文
学现象。

这套书中有很多是旧译新版，如鲁迅先生的《表》、赵元任先生的《阿丽思漫游奇
境记》、郑振铎先生的《列那狐》、顾均正先生的《风先生和雨太太》等，有的问世已整整
90年。一个译本能有这么大的生命力，堪称奇迹，这也许只在儿童文学翻译中才会出
现。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古今中外的童心，是无远弗届，处处相通的。这套大书中收
入的大量精彩新译也让人百读不厌，它们既吸引尚不识字的幼童，也会使80岁的老
人为之着迷。刚刚译毕的德国作家邦瑟尔斯的《蜜蜂玛亚历险记》，初版于1912年，距
今已100多年了，在德国和世界各地，3岁的孩子入睡前常会要父母给他们念一段这
个小蜜蜂的故事；可是据熟悉此书的朋友介绍，爱读这本童话的成年人，一点不比儿
童少。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本来不是给孩子写的，现在奉献给
少年读者，同样非常合适。肖毛先生重译的西顿的动物小说合集《我所知道的野生动
物》，一直被当作儿童文学精品印行，但它其实也是写给成人看的。这说明了什么？我
以为，这恰好证明了一点：真正第一流的儿童文学，应该是儿童喜欢，成人也喜欢的；
它们在儿童文学里是一流精品，拿到成人文学里去比一下，毫无疑问，应该还是一流！
如果一部作品孩子看着喜欢，成人一看就觉得虚假造作粗劣无趣，它的价值就十分可
疑。同样，一部作品在儿童文学领域听到了一点好话，拿到成人文学中去一比就显得
水平低下，如还要说这是精品，就很难服人。当然这里要排除成人的一些偏见，比如儿
童书一定要“有用”，要能马上帮助孩子改正缺点，等等，就都属于不合理的要求。排除
了这些久已有之的偏见，成人的艺术修养、审美能力、辨别能力等，肯定都在孩子之
上。所以请成人在替孩子买书时自己也读一读，这是有道理的，也有益于成人和孩子
间的交流。

还有一点需要补说的，是为什么在完成《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时，我想到的可与
之对读的是一套优秀翻译作品集，而不是一套中国原创作品集？那是因为，当年（上世
纪90年代初）中国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还不足以证明儿童文学的确存在这样三大
母题，它们应具有同样的合法性。如前所说，那时强调更多的恰恰还是“有用”，即有

“教育意义”——这些作品中的佼佼者或可归入“父爱型”的母题中去，但儿童文
学怎能只有这“半个母题”？这不太单调了吗？所以我才会投入这样的研究。我研
究中所参照的，正是全世界的我所能看到的最好的儿童文学。现在，中国儿童文学
已有长足的发展，但阅读和参照最优秀的世界儿童文学精品，仍是我们的必修课，并
且是终身必修的美好课程。对于儿童读者来说，大量的优秀译作更是他们所渴望和急
需的。现在评论界和出版界似有一种倾向，即为保护和推动国内作家的创作，总想能
限制一下对外国作品的引进，以便将地盘留给本土作品。我以为这是很没志气的想
法。当年鲁迅先生极端重视翻译，他甚至认为翻译比创作还重要，他把好的译者比作
古希腊神话中为人类“窃火”的普罗米修斯，有了火种，人类才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比
喻在儿童文学界也同样适用，举例而言，上世纪70年代末，如没有任溶溶先生一气译
出8种林格伦的“顽童型”作品（包括《长袜子皮皮》《小飞人》等），中国儿童文学会那
么快地发展到今天吗？所以，到了今天，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仍需向世界一流作品看
齐，我们的佳作还不够多，问题仍然不少，因此，鲁迅的比喻仍没过时。现在很多论文
中常会出现“先进文化”的概念，世界最优秀的儿童文学毫无疑问就是先进文化的
某一重要方面，只有在先进的文化充分引进之后，本土文化与这样的文化有了充分
的交融和碰撞，本土文化才会得以提升并具有同样的先进性。如把先进文化关在门
外，以此保护本土文化，那本土文化就不可能发展。所以，为了中国一代一代的孩
子，也为了中国儿童文学的今天和明天，必须有更多的翻译家和出版家，把眼光投
向最好的儿童文学，不管它们出于哪个国度，我们都应尽快“拿来”。我愿把最美的花
朵献给这样的翻译家和出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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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的童年”
——从薛涛小说看战争儿童文学新特质 □晓 宁

新世纪以来，在儿童文学创作出版日趋繁荣活跃
的文化语境下，战争题材儿童文学近年也出现一些新
作，尤其是年轻作家的加入，为这个领域增加了新的
文本。除张品成、薛涛等作家的作品，还有殷健灵的小
说《1937少年夏之秋》、毛芦芦的小说《不一样的花季》
三部曲、童喜喜的童话《影之翼》等作品都值得关注。
但是，更为厚重而有艺术创新的文本还不够多。如何
打破以往儿童文学红色经典叙事的惯常思维与创作
模式，回归真实的战争生活场景，并与业已变换的时
代精神相辉映，与当下儿童的审美兴趣相吻合，推出
具有新质的战争题材儿童文学作品，成为作家思考的
首要问题。

薛涛近年的两部长篇小说《满山打鬼子》和《情报
鸽子》总体上体现了“重新发现的童年”的特质，即这
类战争题材的作品，并非完全颠覆以往战争儿童文学
模式，或者全然建构新的模式，而其最大的特点在于
尊重“童年”这一客观存在的现实，摆脱文学的功利主
义，回归历史的叙事语境，重新发现童年的本质，重新
找回被遮蔽的儿童天性，体现了“儿童性”（人性）层面
的回归。作品从战争状态下的日常生活视角，反映普
通儿童在这一非常态生活图景下的心理历程，将优良
的民族品格、刚健不屈的民族个性、浓烈的爱国主义
精神内涵纳入儿童的日常行为之中。这里的儿童是生
活中真实的儿童，是富有生命活力的儿童，而非意识
形态图解下的儿童。

这两部以抗日小英雄“满山”为主人公的作品，真
切地记录了战争环境下儿童的心态与情感，以及他们
身上所体现出的刚健的风骨、坚韧的气度。作品之所

以存在可圈点之处在于它回避了“神化”英雄的模式，
剔除了不切实际的拔高与放大，彰显儿童在平凡人生
中迸发出的人性力量，令主人公的心理、行为没有脱
离“儿童”这一范畴。满山抗日最初的动机并非如以往
红色经典作品中的孩子那样，有着深刻的国恨家仇，
而是源于非常简单朴素的“雪耻”愿望，即拿回被日本
人夺走的蝈蝈笼；后来又有不甘心做“汉奸舅舅”海川
外甥的心理，在小伙伴面前夸耀的心理等等，非常孩
子气的火烧日本人的车站、做大弹弓打日本人，而与
杨靖宇率领的抗联部队军事行动的不期而遇，则激发
了他的崇敬感和自豪感，自发地想成为抗联队伍的一
员。而在《情报鸽子》中，已经成为抗联战士的满山，为
了将杨司令的“情报”送到奉天的组织，怀揣着一份责
任感，几个春秋冬夏，蛰伏着、守卫着落在日本宪兵大
楼顶上的“情报鸽子”，终于等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守卫情报——成为整个小说的主线，成为少年满山担
当责任与道义的所指。在守护情报的过程中，小说少
有刀光剑影，却更多地呈现了每一个普通中国人在生
活压迫下的坚忍与勇气。作品更多的笔墨刻画了满
山、李小刀、小乞丐、日本小兵几个孩子之间的故事，
几个儿童共筑的童年城堡，童年的秘密领地，互为“盟
者”与“同谋”，捍卫着童年的快乐、童年的尊严，没有
因为战争而失去儿童的天性。

从薛涛的作品中，我们还发现新世纪战争题材儿
童文学，价值取向上立足“儿童”、“文学”两个根本的
艺术元素，重新考量儿童文学所应该承载的空间，在
创作中主要体现为尊重艺术逻辑，淡化人为的戏剧化
冲突，重在表达对儿童文学的人性内涵的理解。朱自

强在《儿童文学的人性观》中指出：“信任儿童的本性
是儿童文学的人性观……儿童文学是一种乐观、前瞻
的文学，悲观主义人生哲学与儿童文学无缘。”这一观
点正是从本质上界定了儿童文学所应该承担的总题
旨、总取向，也是从根本上审视儿童文学价值大小的
一个依据。尽管我们将“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提及了
很多年，文学史上也发生过许多次的论争，但是真正
深刻地对儿童文学的人性观的思考并不多，儿童文学
在历史的话语中常常被淹没在认识世界、教育儿童的
功利性的理解之中，对于儿童作为一个独立的有尊严
个体的人性给予的充分理解和尊重还显不够。

这是一个孩子的秘密世界，不以成人的意志为转
移，他们有着自己的盟约，有着情感的交流，互通有
无，与成人世界形成一种鲜明的牢固的对立关系。薛
涛在此并没有回避战争的残酷，但是他独特的叙事技
巧、偶尔东北式幽默的设计，充满了对童年特有的游
戏精神的表达，似乎淡化了战争，而重在表现此“童
年”（战时），无异于彼“童年”（非战时）。多重因素叠加
之后，我们可以时时感受到作家以温润的人文关怀意
识触摸了战争下的童年，战争虽然对童年有所“剥
夺”，却不能全然“剥夺”，甚至有些东西是根本无法

“剥夺”的。作家只有信任儿童本性，给儿童以自由和
尊严，对全人类持有信心和希望，了解人生的力量大
于人生的苦难，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人性，什么是童
年的精神本质以及我们对童年所应该持有的态度。

童年，一个客观存在之物，我们如何去看待它、去
发现它，我们所采取的标准直接影响了儿童文学的价
值取向和艺术质地。战争题材儿童文学必须面对时代
的提问，重新整理思路，重新发现童年的内涵，建构自
己新的美学标准。作家更要注重对历史、对现实、对人
性的思考，反思历史之痛、时代之责，如何对人性诸多
复杂层面的把握，而不能陷入一元化或二元对立的简
单化思维与创作模式之中。也许只有深入地走进童年
内部，理解儿童，尊重儿童，重新发现童年的生命
价值、童年对整个人类的意义，才能创作出更优秀
的儿童文学作品。


